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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鸟与植树
□刘永福

乡贤郑板桥爱鸟，也爱树，
但他几乎不画鸟，也不画树。

郑板桥爱鸟，他爱的不是
笼中鸟，不是金丝雀，是大自
然中自由自在的飞鸟。他在
《十六通家书》末有“书后有一
纸”里，对他的堂弟郑墨说出
了它的爱鸟观。他说“平生最
不喜笼中养鸟”，因为“我图娱
悦，彼在囚牢，何情何理？”郑
板桥又进一步说，“所云不得
笼中养鸟，而予又未尝不爱
鸟，但养之有道耳。”

怎样才算养之有道呢？
郑板桥指出：“欲养鸟，莫如多
种树，使绕屋数百株，扶疏茂
密，为鸟国鸟家。将旦时，睡梦
初醒，尚展转在被，听一片啁
啾，如《云门》《咸池》之奏。”而
在品茗闲坐之时，则可见叶底
鸟儿“扬翠振彩，倏忽往来，目
不暇给”。这样的欢乐，哪里是
喂养一只笼中鸟的乐趣能够
相比的呢？

这种思想充分展示了郑
板桥性情的“率真”，也集中
表现了他宽厚仁慈、善待万
物。这与他“是以圣人之仁，
则顺天地以养万物，必欲使
万物得遂其本性而后已”之
理念一脉相承。

郑板桥说的“鸟国鸟家”，
当然就是绿树掩映、鸟雀云集
的乡村农家。树是鸟的天堂，种
树才有鸟雀云集，鸟语啁啾。

郑板桥提出：为“鸟国鸟
家”，养鸟不如种树。这真是
前无古人。

宦海沉浮，在历经多年的
县官生涯后，郑板桥毅然辞官
回到扬州，卖画为生。晚年，
他回到家乡兴化，修建了一处
房屋，植树修竹，种兰养花，天
天与兰竹为伴，听鸟雀鸣唱，
终老余生。

郑板桥亲自为这个庭院
取名“拥绿园”，并题一匾曰

“聊借一枝栖”，挂于堂中。
郑板桥的“聊借一枝栖”，

是一个生动的比喻，是说终于
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住地，就
像鸟儿可以自由自在地栖宿在
某个树枝上。“聊借一枝栖”，
表达郑板桥安分、知足、优雅
的情怀，也夹杂着生命短暂的
些许无奈，以及不为外物所累
的豁达。

这位“难得糊涂”的智者，
将生命的哲思融入笔墨，用种
树的方式诠释着对生命的终极
关怀，在养鸟与植树的抉择中，
构筑起超越时代的生态美学。

往年植树节，如期回老家周下庄，
看父亲、看他栽下的树；如今，父亲走
了，回家只能看见他留下的树。

在阳光下，在春风里，父亲正忙着
栽树，已经很拥挤的小庭院，又有两棵
桃树挤了进来，加上以前栽的石榴、柿
子、枣树、银杏等，有七八个树种。

去年植树节这天，父亲依旧忙着
栽树。昨夜一阵小雨，空气更加纯净，
春风吹走了心中的烦扰，此时此刻感
受到的是那种回家才有的轻松。老人
说：“买回两棵黄桃栽下，九十多岁了，
看不看得到结果还两说呢。”

老人的话果然应验了。8月，房前
屋后果树硕果累累，93岁的父亲却卧
床不起，送往医院也没查出病因。

“不要看了，人老了就像这树上的
果子，果熟蒂落。”回到家中，父亲指着
院里的果树说。老人一生从没去过大
医院，这次体检才去一次县人民医院。

我们兄弟轮流陪伴老人。周下庄
的人纷纷前来探望。窗外的枣树树根深
叶茂，枣子压弯了枝头。“要吃就来摘来摘，
自家长的。”父亲叫乡亲们去摘些熟透熟透
的枣子回去品尝，见有人摘了枣子离离
去去，父亲日益消瘦的脸上有了笑容。

9月3日，父亲房间的那盏灯“油尽
灯枯”，我知道，他是那么不愿意离开
他的儿孙，还有他栽植的树木。

父亲知道我喜爱吃香椿，房前的香
椿树就一直长着，直到现在。每隔一段
时日抽空回到老家，第一眼看到的就是
这几棵香椿树，父亲好像还站在我的眼
前、树下或门口……

春风吹新绿，田间落新种。植树节
里，植一抹绿色，添一分春光。我来到河
东那片树林，享受着泥土的芬芳。我记
得，这是父亲80岁那年分给我的树。

那天也是植树节，我和两个弟弟
一大早就被父亲叫回家。父亲带我们
来到自家一块栽满杨树的田头，他来
回步量着，数着树，说是要把树分给我
们。直到来到田头我才知道，每年春
天，父亲自己掏钱买树苗，挖塘、栽树、
浇水、培土，栽下了一棵又一棵树，多
年下来，老人一共栽了1400多棵树。

当时一些村民围过来看热闹，父
亲笑着解笑着解释说：“分树不是分家产，是
把植树植树造林的责任和义务传给儿子。”

父亲带着我们转了几片林子，我
是长子，分到了河东沟塘旁的503棵
树，二弟忙时种田，闲时做生意，分到
了河西的200多棵树，三弟分到的树最
多，有600多棵。

城里有房，乡下有树，还有老父亲
这棵“常青树”。我当时想，什么是幸
福？这已让我感到满足了！

老宅周围剩下的几十棵树，父亲留
着自己管理。分完树，他还给我们约
法三章：“不许随便卖树，每年要栽新
树，孩子考上大学可以卖树交学费。”

如今，漫步在那片树林，父亲当年
的话语仿佛还在耳旁回荡。

又是一年春光美，植树造林正当
时。我找来父亲当年用过的铁锹，挖
坑、栽树、浇水，播下了一片新绿。

“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
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根，紧
握在地下；叶，相触在云里。”每当我
读到这首诗时，就想起岁月长河里的
那棵梧桐树。它深植于我记忆深处，
在时光的滋养下愈发根深叶茂，风骨
清奇。

40多年前的一个春天，我正读
三年级。一个春光明媚的周末，远在
10公里之外工作的父亲，提着蛇皮
袋赶回来。我兴奋地翻开袋子，并未
找到什么吃的，却见里面有一棵小树
苗。见我噘嘴，父亲变戏法似的从荷
包里掏出几颗糖，指着小树苗说：“今
天是植树节，我带回来一棵法国梧桐
树苗，正好栽在咱家门口。”小孩子有
了吃的，又有新鲜事，自然积极性高。

我兴奋地和父亲一道找来锄头、
铁锹等工具。父亲在门口五六米远
处，选一处向阳平整的地块。父亲说：

“这儿最好，便于成活。俗话说，‘栽下
梧桐树，引来金凤凰。’说不定，将来
咱家也能出金凤凰。”他弓着腰，有节
奏地挥动铁锹，树坑越挖越深。锄头
碰到石块，火星四射，我便把石块扔
到一边。树坑挖好了，父亲把根须理
顺，吩咐我扶稳扶正树苗，一锹一锹
填土、踩实，最后到塘边提水浇苗。
父亲说：“树栽好了，要经常浇水。”

每天放学后，我撂下书包就去浇
水。不到半个月，小树苗成活了。开
始天天去看，好像并没长多少，一年
过去却长得比我还高。

梧桐树生长速度非常快，两三年
时间便枝繁叶茂。

炎炎夏日，梧桐树叶密密匝匝，
遮天蔽日，雍容大度，生机盎然，分出
很多枝丫，树丫间栖息很多小鸟，叽
叽喳喳，热闹极了。我喜欢爬上树，
坐在树丫间，拿本书细细欣赏，或闭
上眼睛，听风声鸟鸣，惬意舒适。梧
桐树可驱虫。到了晚上，一家人坐在
树下，吃饭聊天，听母亲讲牛郎织女
的故事，日子里满是安宁和温馨。

岁月的长河奔流向前。我渐渐
长大，梧桐树也长成了自己的模样，
并未吸引来“金凤凰”，不过麻雀、喜
鹊、斑鸠倒是不少。我后来也未成为

“金凤凰”，在平凡人生中打拼。可是
我并不遗憾，因为看到梧桐树，就知
道生活的本真。

就像这么多年来，梧桐树静静地
矗立。根深深地扎进大地，汲取精
华，充实自己，壮大自己。枝叶伸向
蓝天，向上向阳，追求高远。静下心
来，默默成长。护一方水土，洒一片
绿荫。就算是一棵树，它也体现出一
份责任，一份担当。十年，几十年，就
那么站着，坚定睿智，沉着笃定。风
来了，雨来了，摇摇叶子弯弯腰，整理
一下重新挺直腰杆。虫子咬了，雷电
劈了，留下的道道疤痕，把它历练得
筋强骨壮。树知道，栉风沐雨乃是常
态，这是生活的恩赐，都需要去体验。

人在旅途，当年与父亲栽种的梧
桐树依然站在老家门口。其实它就
长在游子的心里，根深叶茂。

父亲分树
□周序蒙

长成一棵树
□蔡志龙

二十一年前的一天早上，
有人在窗外叫我的名字。我
打开窗户，冷风扑面，细雨飘
飞。定睛一看，原来是王校长
在楼下叫我：“快下来，我们一
起去参加植树活动。”我这才
记起，那天是植树节。

我快速下楼，大家穿着胶
筒靴、解放鞋。每辆卡车上都有
数目不等的树苗和植树工具。
卡车行驶在蜿蜒的乡间小路
上，窗外的景色从熙熙攘攘的
城镇逐渐变成宁静的田野。不
远处，春耕的农民弯着腰，忙
碌的身影在寒风中格外醒
目，这是一种朴实的生活画面。

卡车停稳后，雨依然如细
柳，不断随风飘散。到达活动
地点后，我们下了车，飞快地
戴上手套、拿起铲子和锄头、
扛着树苗，向山顶进发。这是
一片光秃秃的荒坡，根本没有
平坦的路，稍不留神就会跌
倒。

大家深一脚浅一脚地爬
到了山腰的一块平地上，队伍
在这里集合。负责指挥的同
志要求，两人一组，分工合
作。王校长看了看我：“我们

两个人一组吧。”听完注意事
项，我负责挖树坑，王校长负
责搬运树苗。

树坑挖好了，我们小心翼
翼地将树苗放入其中，然后一
点点填土、压实。王校长的动
作很轻柔，他不断提醒我要耐
心和细心，对待这些树苗要像
对待初生的婴儿一样，呵护它
们，让它们在这个世界安稳扎
根。当树坑被填满，我们站起
身，望着这棵刚刚种下的树
苗，心中涌起一股莫名的成就
感。这棵小树苗，将在这片土
地上慢慢生长，见证四季的更
迭、岁月的流转。

天色渐晚，我们到了山
脚。回望那些新种下的树苗，
它们在夕阳的余晖中显得格
外脆弱，但我知道，它们有顽
强的生命力。在未来的日子
里，它们会吸收雨露阳光，慢
慢生长，成为参天大树，为世
界带来更多绿色和生机。

此后，每当我驾车驶过那
片荒坡对面的公路时，总会忆
起那日植树的经历，那是一段
充满生机与活力、绿意盎然的
回忆。

绿意盎然的记忆
□赵仕华


